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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周边食肆林立，对我
们办公楼几乎形成包围圈，近
中午时分，饭菜的香味丝丝缕
缕从窗缝里飘进来，勾引大家
的食欲。于是，工作有点心猿
意马了。

我最常去的是东鼓道地
下美食街，那些小食铺的名字
都很有意思，比如“小蹄大
做”，虽然我不爱吃猪蹄，但一
见到这招牌，还是多看了它几
眼；有一家卖炒饭的店铺名叫

“炒饭专家”，不时有食客大呼
小叫一声“专家，来碗炒饭”；
烧烤店有好几家，名字各有特
色，比如“一串解千馋”，很有
创意。

三年来，我基本吃遍东鼓
道美食，印象最深刻的是麻辣
香锅。在路边超市买一罐啤
酒，走到地下二层，这里总是
一桌难求。麻辣香锅店不大，
门口有一张很大的广告，推荐
两人份的和一人份的套餐，荤
素搭配，看上去很是诱人。径
直走进店里，各色荤素净菜装
在一只只塑料筐里，整齐地排
列在柜台上，荤菜一个价，素
菜一个价。店员会提醒你，拿
两个盆子，一个装荤的，一个
装素的，分开称重结算。我只
拿一个盆子取全素食材，香
菜、豆腐、木耳、蘑菇、土豆片
等，毛估估够吃了，便把盆子交
给店员，他放到电子秤上称了
一下，说：“还不到20元。”

我说：“我吃这些够了。”
她说：“保底消费20元。”

我懒得再换一家，再说，菜已
经挑好了，都是我喜欢的，挑
菜的过程中我与这些菜已经
建立起了感情，不忍舍弃，于
是只好又加了一点。这顿饭，
我吃撑了，全然违背了自己定
下的“七分饱”规矩。

过段时间又去吃这家香
锅，选了20元素菜。店员说：

“现在25元起步。”
我说，怎么突然提了 5

元？
“猪肉价涨很多了，我们

起步价当然也要涨。”
我忍不住调侃她一句：美

女，你的工资涨了多少？
她尴尬地笑了笑，拿起我

的食材交给厨师，我也不说
了，默默地扫二维码付钱。有
时候，与店员斗斗嘴，也是饭
前的一大娱乐消遣，反正闲着
也是闲着。大多数时候，店员
会问一句：“要辣的还是不辣
的？”我总是选微辣。有时候
他不问我自己也会主动告诉
他“不要太辣”，某日忘了提
醒，厨师默认了“巨辣”，吃得
我眼泪鼻涕一大把。

我光顾最多的是老三烧
饼摊，就在街角，很小的一
间。烧饼有两款，一款是圆形
的，咸味；一款是椭圆形的，似
鞋底，俗称鞋底饼，甜味。其
实我更喜欢咸的，但他做咸饼
总是要加点肉馅儿，我问能不
能不加肉？他摇摇头说，没肉
做不出来。奇了怪了，怎么会
做不出来呢？无奈之下，我只
能买甜饼，5元一个。卖饼
的男人姓甚名啥我不知道，大
家都叫他老三，我也跟着这么
叫。老三长得五大三粗，却梳
着一根小辫儿，看上去有点艺
术家的派头。他揉面粉的时
候，小辫儿一翘一翘的，极具
喜感，也许这就是他的自我形
象设计吧，一家吃食店要聚集
人气成为网红，还真需要在美
食外下点工夫。老三每次把
烤好的饼从桶里钳出来装进
一只纸袋递给我，总会说一
句：“当心烫哦。”

刚出炉的烧饼很香，趁着
夜色无所顾忌地边走边吃，真
是美味。有一次，我问老三：
你一日三餐是不是都吃烧
饼？他说很少吃，闻着都饱
了，他更多的是吃快餐。

某日有同事说，前一天晚
上，他在加班时，看到一只大
老鼠在办公室里散步，还爬上
桌子在茶杯里泡脚。奇怪了，
周围有那么多的美食店不去
享受，怎么跑到我们这种清水
衙门来了呢？大家议来议去，
最后恍然大悟，我们办公室早
先是一个大餐厅，这里曾经美
食琳琅，估计老鼠念旧，来一
趟故地重游。后勤部门闻讯，
赶紧买了几张粘鼠纸，摊在老
鼠可能出没的重点区域，我的
座位边上也分到一张。某日
还真有一只老鼠中招，大家欢
天喜地围拢去一睹老鼠芳容，
议论着这只老鼠是公的还是
母的，该丢进厨余垃圾桶还是
其他垃圾桶内。之后几天办
公室里消停了，没再出现老鼠
的影子，我正在犹豫着要不要
把座位边的这张粘鼠纸收起
来扔掉，结果一不小心，自己
踩了上去，鞋子差点报废。

此刻我写这篇文章时，窗
外秋雨淅淅沥沥，懒得去食堂
就餐，怕鞋子进水，于是点外
卖。水煮鱼片加米饭，只需
0.01元，我很是愕然，同事颇
有经验地告诉我说，很多外卖
平台在搞首单免费。我顿时
心情大好，原来真有免费的午
餐啊。

假如从水街走过，最好的
时间段应该是在沉静的清澈的
月夜里。

这时，四周高楼上很兴奋
地不断跳跃变幻、缤纷闪烁的
墙体霓虹灯已“累”得懒得再动
弹一下，纷纷偃旗息鼓；低处的
路灯也明亮乏力，只现出一团
光晕，孔明灯一般，漂浮在各式
裙楼之间；月光却是无比的清
泠，如水倾泻，落进街池，但不
见一丝的激溅，倒是那一轮中
秋的圆月，映入如镜的池水，温
润似玉。

无需结伴，独自一人，轻轻
投足，徐徐而行，一步步都仿佛
荡漾了月色，在脚边生出一圈
一圈的涟漪。

在老上海，曾经流行中秋
之夜“踏月”的习俗。晚清思想
家王韬著作中曾有记述：“夜间
妇女盛装出游，互相往返，或随
喜园亭，人静更阑，犹婆娑月
下，谓之‘踏月’”。清人沈复在
《浮生六记》中也有写道：“吴
俗，妇女是晚不拘大家小户皆
出，结队而游，名日‘ 走月
亮’”。这其中缘由，和“照月得
子”的风俗有关，寄托着古代人
们对于子嗣繁衍、家族延续的
美好愿望，但是我更愿意相信，
在这“月光千里白，秋色一天
青”（恒山楹联）的时刻，又有谁
会不乐意走出憋屈、昏暗的小
屋，披着皎白的月光，俯仰之
际睹物生情，思人寄念，让积攒
了许多时日的俗虑尘怀爽然顿
释呢？

水生风情，月孕情愫。在
江南水乡苏州，人们最是喜欢

“石湖看串月”。当月亮偏西时
洒下的光辉透过了九个环洞，
直照北边的水面上，这时候波
光粼粼，在石湖水面上可以看
到一串月亮的影子。为了这一
年一度的胜景，游人近悦远来，

租船、占位，在掺和着幽幽
桂花香的舒爽秋风中，等

待“串月”的出现。“夜
半潮声看串月，几

人醉倚望河亭”
“满载一船秋

色，平铺十里
湖光”，这样

的景致，又是何等的让人沉醉
啊！倘若意犹未尽，“那就折一
张阔些的荷叶\包一片月光回
去\回去夹在唐诗里\扁扁的，
像压过的相思。”（余光中）

当然，此时此刻的水街，水
和月兼具，也是同样让人沉醉
的。镶嵌在水街街面的街池有
两个，东西一字排开。一个池
长近200米，另一个100余米，
我用脚步量了一下宽度，应该
在40米的样子。没有风，池水
平净如镜，旁边的楼宇、霓虹和
中天的月亮都坠落在里面，恰似
两幅写实水彩。风在流窜，水面
便起了皱，把潜在池底的月亮遮
掩了，月光却是憋不住的，一串
串从水底下“咕噜噜，咕噜噜”地
透上来，在水面泛卷起无数欢蹦
乱跳的碎银般闪闪的光点。街
池的东边，是一尊高高的银色不
锈钢雕塑，一群鱼儿争先恐后从
高处俯冲下来，激起一支支珠飞
玉溅的水柱，构成3对既错开又
错落的“V”字造型——雕塑名
为《飞·凡》，月光之下，情景更为
契合。街池的西端却与汪汪汤
汤、在夜色里像梦一样湍流无痕
的甬新河相接，我猜想那河肯定
是池水们无法拒绝的一个诱惑，
所以每当降雨，池水们就会满溢
出来，迫不及待地奔向这一条涓
涓不息的自然之流……

在东部新城金融中心这一
楼群密集的区块里，水街，是一
个令人惊喜的存在。

月亮之下，碧水之上，我不
由想起贾平凹的一句话，“人生
得也罢，失也罢，要紧的是心中
的一泓清泉不能没有月辉”；又
想起一个人，一个低到凡尘中
的伟大的音乐家，他没有左眼，
没有右眼，却有着旷世才情和
气质，七十年来，一曲悠扬的
《二泉映月》，让那澄碧的泉水
和明月永远荡漾在了人们的心
上！

踏着月辉，心仿佛被这盈
盈可掬的月光一波一波地浣洗
着，涤荡了仆仆世尘，一下变得
率真而明净了……

踏月去，在每一个明月千
里的夜晚，水街都会别有一番
美意地静候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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